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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
1943年初，由于她的法国上级德里考

特变节投靠德国纳粹，盟军在法国巴黎的
情报网几乎在一夜间毁灭，许多盟军发报
员纷纷被捕。可是，她再一次逃出魔掌。
她的战友科林说：“德国人知道了一切，我
能逃出来已是一个奇迹。她也能脱险，只
能说是幸运女神格外垂青她！”

她的名字叫努尔。
努尔是当时英国情报部门中一名身份

特殊的女间谍，她原本是印度公主。在她7
岁时随家人移居法国并在巴黎长大，后在
巴黎大学学习儿童心理学。25岁时，她已
是一名成功的儿童读物作家。1940年，纳
粹入侵法国，巴黎陷落，她随家人逃到英
国。由于她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
不久，她便被招为特工。1943年6月，训练
结业后，她被派往巴黎的一个情报小组，充
当无线电发报员。

科林之所以说她能逃脱全在于幸运女
神眷顾，其理由是她曾有过“太不精明”的

历史。
作为特工人员的努尔初到巴黎，第一

次执行秘密传递情报的任务，在接头时，由
于过于兴奋与紧张，她竟然怎么也想不起
接头的暗号。情急之下，她干脆将盟军获
得的德国的驻防图拿在手中，向路过的她
认为是来接头的人员进行试探。她的举动
让来接头的人大吃一惊，因为已有许多看
热闹的人到了她的身边。来接头的人只得
装作是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以寻找走失
病人的名义带走了她。科林与一些人便由
此认为，她的自保能力太差。

还有一次，努尔奉命向伦敦拍发一份
长篇电文，她选择的发报地点居然与盖世
太保的总部只有一街之隔，每次发报的时
间总是在深夜11时到次日凌晨2时。而且
她选择的房间隔音效果又特别差，她的发
报声也就毫无顾忌地回响于周围邻居的上
空。然而，她这个“贴着纳粹的耳朵”传送
秘密情报的人，直到任务完成后好几个星
期过去，素以“连蚊子飞过也能辨别出雌

雄”的盖世太保总部的纳粹分子，对此也依
然是浑然不觉。科林和一些人再一次说：
她实在太幸运了！

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一次又一次化
险为夷，其实这并非仅仅是科林所说的“幸
运”。

就在科林回英国后，出于安全考虑，英
国军方安排努尔也回到英国。但她觉得巴
黎需要她，不能够离开。然而就在这一次
坚持中，由于同事蕾妮·加里变节，人们所
说的幸运女神却不再眷顾她了。

德国纳粹抓住她后，欣喜万分，他们认
定她就掌握着盟军在巴黎残余间谍网的全
部信息。她确实知道许多关键情况，然而，
德国纳粹却失望了。因为即使盖世太保头
子汉斯·凯菲亲自审讯，她只说了一句“我
不相信你”后，便转过头去，再不发一言。

1944年 9月 11日，她被押送到达考集
中营，由臭名昭著的纳粹刽子手威海姆·拉
帕特对她审讯，尽管饱受严刑拷打，她只是
沉默不言。

第二天，丧心病狂的拉帕特甚至将她
带到集中营外一个偏僻的树林里，对她毒
打之后，又剥光了她的衣服，她也始终没向
敌人吐露半点信息。她咬紧牙关，不哭也
不说话。气急败坏的拉帕特最后掏出手
枪，威胁说：“你再不开口，我就杀死你！”她
仍坚贞不屈，拼尽全力喊出了最后一句话：

“自由！”一声枪响后，年仅 30岁的她倒在
了血泊中……

直到 15年后，她的家人才从集中营逃
出来的人口中得知努尔遇害的情况。由于
英军前些年的解密，她的事迹终于广为人
知。为了表彰这位“公主间谍”宁死不屈的
英雄行为，英、法政府追授她“乔治十字勋
章”和“法国十字功章”。人们也终于明白，
原来她是一个大智大勇无所畏惧的人。

不错，有些所谓不精明，其实那才是一
种大智大勇。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些懂得怎
样利用环境与凶狠暴戾巧周旋的人，才让
人民更快走向胜利，让人类历史拥有更多
的和平与光明……

“太不精明”也许是大智大勇
段奇清

绕道回家
朱立文

邻居老王原来是单位的领导，后来单位效益不好老王便
失业了，在某写字楼里谋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每天仍是早出晚
归，所以周围的邻居并不知道老王已经“跳槽”的事儿。但大
家都知道老王是一个深爱家人、珍惜邻里的好人。老王的儿
子小王今年在读高中，明年就要考大学。小王看到父亲为了
一家人工作很辛苦，对自己的要求也很严，学习成绩相当优
秀。

我工作的写字楼正是老王工作的地方，所以我就常常见
到老王。老王的事我没在其他邻居面前提起过，我想老王自
己不说总有他的道理。奇怪的是，我每次看到老王回家，都不
是直接从小区的正门进入，而是走小区的后门或边门，这样可
是绕了远道才回到家的。

那天我家里的电脑出了点状况，朋友告诉我，在我们小区
后面就有一家维修点。下班我绕到小区后面找到了那家维修
点，正在询问修理事宜，就看见老王从外面走了进来。他和老
板打着招呼，看上去和老板很熟悉。看到我他一愣，然后才
说：“你在啊？”

“是啊，我家的电脑出了点毛病，我想请师傅帮忙看一
下。”我答。老板见我俩认识，就说：“王师傅，那你今天就到他
家里去看一看他的电脑，有什么问题帮他解决。”“好的。”老王
到里间取了些工具，与我一起往小区走去。

在路上，老王告诉我：他是每天下班之后，到这家店里来
学习家电维修的，每天一个小时。这位老板曾是他老单位的
临时工，也算是同事。单位倒闭后这位同事就学习了修理家
电，后来开了这个维修部。老王说，自己虽然在写字楼做保
洁，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失去工作，所以就每天下班以后到
这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也好多学一门技能。绕道走是不想
给邻居和家人特别是自己的儿子知道。老王关照我：等一会
儿到你家也别说这事。

到了我家，老王熟练地将电脑打开检查了一番，然后重新
启动，电脑竟恢复正常了。他说：“没什么问题，就是网卡松动
了。”没想到老王还真懂行，我要付费给他，他怎么也不肯收，
想留他吃晚饭，他推托还要回家照顾儿子。

看着老王的背影在楼梯口消失，我有点感慨。是啊，老王
失了业，但他并不悲观气馁，为了家庭，为了自己肩上的责任，
他倍加辛勤地工作，这种精神是多么可贵！虽然我明白老王
的苦衷，但我想对他说：“老王，你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
事，你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创造生活，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爱是生命的收藏
程应峰

男人爱收藏，女人也爱收藏。男人喜欢收藏古董、邮票以
及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女人呢？跟所有爱美的女人一
样，最珍爱的是衣服，她总是在商店一逛就是大半天，买了中意
的衣服回家，挂进衣橱。在男人女人组成的小家里，原本恩爱
和美，可因为醉心于各自的嗜好，无形之中，对彼此的关爱也就
少了。家里的气氛明显冷清了许多，少了初婚时的嘘寒问暖，
更没有了相爱时的热烈浪漫。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她之
间没有任何亲昵的举动了。一切的一切昭示着，他们之间的感
觉疏远了，淡漠了。他看起来对她并不在乎，她呢，也无视他的
存在。只是爱巢的外形还在，在别人眼里，男人女人之间的爱
依旧是完美的，和谐的。

一天傍晚，下班回家的男人看到一向温柔贤惠的女人待在
电脑前昏天黑地地玩游戏，厨房里锅凉灶冷，一股怒气就涌上
心头：“娶了你，算我倒了八辈子霉！”女人冷冰冰的目光扫向男
人，提高嗓门回了一声：“我才倒了八辈子霉呢！”就这样，男人
女人之间的关系撕开了一道冰冷幽暗的裂缝。

吵是吵过了，他们终归没有到散的程度。男人照样捣弄他
的收藏，女人照旧逛她的街，在凑合的氛围中，冷清的日子一天
天度过。偶然的一天，男人找一样东西，打开了女人的衣橱。
在衣橱里，他发现了一套难得的藏书票。男人一张一张看下
去，爱不释手。这时女人从外面回来了，站在他身后。令男人
感到奇怪的是，女人逛了一天街，却没有买她喜爱的衣服，倒是
买回了一套他心仪已久的名人碑帖。她将碑帖递给男人，指着
藏书票说：“知道你喜欢，都是给你买的。”刹那间，一股暖流涌
遍了男人全身，男人一下子感激地抱住了曾经深爱的女人。

第二天，男人陪女人逛了一回街，在一家专卖店为女人买
了她中意的衣服，还为她买了一些漂亮的小饰品。男人说：“原
谅我，我轻待你了。”女人挽着男人的臂膀，一脸羞涩，百般温
柔。深藏的爱，就这样开始互动起来。

其实，爱，是生命中的收藏，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只要身
在红尘之中，就会心中有爱，如果看不见它的存在，是因为它藏
着掖着，一旦因某种机缘被开启，它就会抑或热烈抑或温柔地
展现出来。千丝万缕的爱，柔情万种的爱，永不言弃的爱，因了
它的珍贵，才最值得被收藏起来。

五年前，我的住房动迁，临时租了一处
住房。在租房时，就听人说以前租这户房
子的没有超过三个月的，都是与对门的邻
居处不来，受不了他们的气而搬走的，因为
那家夫妇性格怪异，爱找邻居的麻烦。

果不其然，搬家才一个星期，我们就心
力交瘁。每天早上，我和妻子出门，都看到
家门旁有一堆垃圾。原来，对门的女人早
起去体育场晨练，临走前都要把她家的垃
圾清理出来，随手扔到我家门旁。我们想
找对门说说，可一想到会诱发冲突，就忍
了。

有一天晚上，这对夫妇突然来了兴
致，竟然开始“引吭高歌”，音响开得很
大。我儿子正处于中考冲刺阶段，嘈杂的
环境令他无法集中精力学习，显然，“恶
邻”的做法太过分了。

这期间，搬家的念头也有过，可刚搬来

不久，收拾房子累得够呛，马上再搬家也不
现实。于是，我和妻子商量，决定从联络感
情入手，与“恶邻”套近乎。

打这以后，我俩在楼道里与他俩相遇，
尽管他们表情很冷淡，但我们都主动打招
呼问好。有一次，正赶上那个女邻居买了
许多青菜，在上楼时不慎跌了一跤，菜散落
在楼梯上，妻子看到了，马上走过去把她扶
起来，又帮她把菜捡起来。这个女的第一
次对我妻子露出了笑脸，并说了声“谢谢”。

此后，这对夫妇晚上基本不再唱卡拉
OK了，我家门外的垃圾也不见了，他俩见

了我们也开始主动打招呼了。
两家关系的最终转化还是缘于突然发

生的一件事。
那年夏天，那家男的出差了，女的一个人

在家。半夜里隐约听到她家传出了呼救声。
我意识到一定发生了大事。于是，我和妻子
马上起床去拉她家的门。门锁着，里面传出
异样的响动，是进去外人了！不容我多想，我
拨通了110，然后敲门，喊着：“我报警了！”这
时，门猛然被推开，把我撞在一边，里面蹿出
两个男子，仓皇地逃下楼。原来，这两个男子
是入室抢劫的，幸亏我及时报警，她才躲过一

劫。其实，呼救声其他邻居也听见了，但因厌
恶他们的处世为人，都装作不知道。

男的出差回来后，两口子特意买了礼
品到我家来道谢。谈话中男的感慨地说：

“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伤了邻里的心。而
你们不计前嫌，还处处帮助我们。”女的说：

“我这回吸取教训了，过日子不能只顾自己
不顾别人，谁都有用着谁的时候。要想生
活得安逸，处好邻居比什么都重要。”

从此以后，这对夫妇就像换了人似的，
对邻里的态度彻底转变了，谦逊随和，乐于
助人。

一年后，我家搬走了。搬家那天，这对
夫妇拉着我们的手久久不愿放开，留恋之
情溢于言表。

“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
之。”“恶邻”不是绝对的，与“恶邻”相处、与
周围所有的人相处，都是一门艺术，既需要
智慧，更需要胸怀。

插翅落到你心里
韩凤平

台湾作家龙应台记述自己14岁时，全家搬到台南一个小渔
村。因为贫穷，孩子们生病时，她的母亲不敢带孩子去看医生，
怕付不起医药费。有一天，小弟发高烧，咳嗽非常严重，母亲无
奈去找村子里的林医生。林医生几乎不说话，偶尔开口，声音轻
柔。他仔细检查小弟的身体，最后把药塞进母亲手里，并教她怎
么照顾孩子。最后竟坚持不收母亲的钱。

那是龙应台记忆中第一个医生。那小小的诊室，地面是光
秃秃的水泥，诊室外是一个窄窄院落，从外墙洒进的阳光照亮了
花草油晶晶的叶子。当时茉莉花正在盛开，香气一直在房间里
绕着不散。龙应台说，好像是施了魔法似的，到现在了，茉莉花
的香气总是存在自己的周围，存在了一辈子。

虽然林医生的院落不是迷人的空谷山林，但那茉莉的馨香，
分明是与人性的天籁融为一体了。那个时代的时光，那个时代
的温暖，在人性善化的屏幕上，与清雅悠长不断联袂上演着。

我上初三的时候，同村的二民天天早起找我一起上学。可
是，我早知二民因家里穷辍学了。我从来不提起这事儿，依然和
他一块走在山路上。二民高兴地带着柴镰，在天刚蒙蒙亮的时
候和我一同上路。我给二民讲班里的新鲜事儿，讲学到的新课
文，二民不时憨憨地笑。

后来，我考取了县里的高中。临走时，我与二民道别。二民
使劲地握住我的手，高兴地祝贺我。同时，二民又一次憨憨地
说：“我最后再陪你走一段山路吧……”此时，山上的花草沾满露
珠，好像二民在眼里打转的泪珠。那天，二民没有着急去打柴，
而是陪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那是一条充满心香的山路。“花香
经年不散”，那是存在一个又一个人心灵中的情感奇葩啊！这种
花香不散，超越时空，绵长深远。

大学毕业以后，我曾在黑龙江一家报社当记者。有一年夏
天，我到中俄边界的黑瞎子岛采访，同时在那里探访一种叫“百
里香”的花。因为之前曾听花卉专家说，此花虽小如米粒，但花
香极其醉人。据说，一位16世纪的吟唱诗人，对其呼为“破晓的
天堂”。我采访完边防战士，在小岛上找了又找，也不见“百里
香”的踪影。哨兵对我说，中国边境的小岛上并没有“百里香”。

我这个人的嗅觉灵敏度高，明明闻得到有一种馥郁的芳香，
就飘动在空气之中。这花香到底来自何处呢？莫不是目光不及
的俄罗斯对岸？我询问哨兵，他说，也许是吧。虽然不能明确，
但我能真切感受到——它们就一群群站在河的对岸干涩的沙土
上，一丛丛地努力唱着迷人的心曲。这趟边防之旅，我虽没有见
到“百里香”，但我嗅到了它的气息，这气息在我心头永生不散。
因为那奇妙的花香之心，已穿越国界，变成了一种无涯、无边的
爱。这种超越界碑的花香，从花的灵魂深处飘来，它不计较你是
中国人，还是俄罗斯人……

无论是龙应台心间的茉莉花香，还是初中时代我与二民之
间的缕缕心香；无论“百里香”是站在俄罗斯对岸，还是藏在中国
境内的某个角落，都喻示这样一种独妙的花语：即使人不在现场
了，但花的气息还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因为香气已插了翅膀落到
人的心里了！

吃核桃
王海侠

小时候，我家屋后有几棵核桃树。我很喜欢吃核桃，却讨
厌剥核桃皮。每次，都是母亲和哥姐剥好了皮给我吃。他们剥
得很慢，老半天才剥出一颗白白香香的果肉，我三口两口就吃
掉了，然后又眼巴巴瞅着，期待下一个。有时候等得不耐烦，我
就发脾气。有一次，母亲见了，只淡淡地说，明天你跟哥姐去打
核桃吧。

第二天，我们到了那几棵核桃树下。其中一棵小树第一次
挂果，只结了几个稀稀落落的青核桃。见我一脸不屑，哥哥说，
你别看这棵树小，不容易，长了五年呢。

哥哥拿着长长的竹竿，一下下用力敲打那些核桃。够不着
的，哥哥就爬上树去，站在高高的枝杈间，晃晃悠悠地打，那情
景，看着真是令人心惊。

打下来的青核桃，滚落在地上的青草丛里，很不容易被发
现。姐姐站在树下，开始以最锐利的目光搜寻那些向四面八方
散落的核桃，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地捡拾到篮子里。我也学着
姐姐的样子在草丛里找，不一会儿就累得气喘吁吁。

等到所有树上的核桃都打完、捡完，哥姐就把它们运回家，
堆放在一起，让它们慢慢地进行化学反应，直到青青的果皮开
始变黑，他们便开始用棍子或棒槌轻轻地敲。有听话的核桃，
果皮一下子就与果壳分了家。也有那调皮捣蛋的果皮，怎么也
不肯与果壳分开。这样，只好再把它们放几天，然后又如法炮
制，直到最后，一大堆青核桃完全变成了一堆光溜溜的黄白色
硬壳核桃。而剥青皮核桃的母亲和哥姐，手却变得乌黑。

母亲拉着我，指给我看哥的腰，那是哥为了打核桃，从树上
摔下来时留的伤疤。母亲又拉着我看姐胳膊上的血印，那是捡
核桃时，被荆棘划破的。母亲说，你长大了，以后吃核桃就自己
剥吧。

我从来不知道，吃一颗小小的核桃会有这么烦琐的程序。
我也从来不知道，剥核桃皮是那么费力的事情。先要敲破硬硬
的壳，再把果肉从壳里剥离，然后再一点点剥掉白色果肉上那
层黄色的皮，果肉表面沟壑纵横，皮又薄，因此剥起来需要特别
有耐心。往往费了半天工夫，才能剥出来一颗。可是，核桃入
口的一刹那，你会觉得，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母亲的深意，她是用这种方式告诉
我，只有经过艰辛的奋斗，才能品尝到人生的甘美滋味。

沈 磊 摄

落
日
余
晖

龙湖
樱桃

刘栓阳 摄

初夏郑风苑
常书军 摄

与“恶邻”和睦相处
平 儿

心海导航


